
责任编辑∶孙钟焜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szk@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112015年11月29日 星期日

/上海闲话

老里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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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寻只补过个碗囥起来 文!顾顺麟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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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仔家家人家小人侪交关，
经常会打破碗盏，不过就是顶顶粗
糙个蓝边碗，只要呒没粉粉碎，就摆
辣海等钉碗补锅个来。

钉碗补锅个担子老重，一头担
风箱，一头挑只炉子，还有各种家生挂
满扁担两头。一路走一路喊“钉碗……
补喔……”，因为担子重，叫得辰光长了

难免衰瘏【!"#$%】，就辣拉担子前头挂几片
钢宗，担子一晃动，钢宗片就“嗪铃嚓、嗪铃
嚓”一路响过来，大家一听就晓得是钉碗补
锅来了。现在个年轻人老难想象一只普通饭
碗值几钿，有必要补�？有，我敢讲伊个辰光
大部分人家屋里或多或少侪有补过个碗。补
碗，还真是个精细生活，需要熟悉“瓷性”，所

以补碗个侪是江西人。有人招呼，伊便撂下
担子朝小板凳上一坐，膝上铺块布，操起一
把有点像二胡个锯子，弓绳一拉当中个木柱
就转动起来，木柱头上有一枚钢钉，辣拉碗
告仔碎片上侪钻几只相对应个小孔，迭种轻
重缓急个本事相当高超，再薄个瓷片也勿会
钻穿，而且大小距离侪搭卡上去个骑马钉
严丝合缝，骑马钉是当中阔两头尖个黑色
铁片，几只骑马钉就好拿碎片告饭碗扒得
扎扎实实，勿用胶水，冷水热汤统统滴水屋
漏。补一只破碗最多角把洋钿，可见伊个辰
光，再高超个手艺也就为了糊口，大家侪安
份于用勤劳调换安逸，老老实实勿大做发
横财个梦。
我一直想寻只补过个碗囥起来，收藏起

来，呒没元青花或者清彩釉，假使能有只补
丁碗，倒也是收藏了一个时代。

补锅要复杂点，迭搭讲个补锅，是专门
指用来炒菜个铁锅子。修钢宗锅子、铜吊、汤
婆子、铅桶、畚箕是铅皮匠个生活，搭仔钉碗
补锅勿搭介。炒菜个生铁锅用得日脚长了会
有细小个漏洞。补锅，风箱、炉子就要上场
了，拿铁锅上有漏洞个地方先烧红，同时烧
得通红个还有一粒像小纽扣个铁块，老师傅
用弯头小铁钳把小铁块迅速揿辣漏洞个地
方，压紧打实，红彤彤个融合辣一道，等到凉
下来漏洞就呒没了。有辰光一只锅子会有好
几只漏洞。

补碗个还可以为饭碗、碟子、甚至调羹
上打印姓氏，老底仔人家办红白喜事，多数

侪勿上饭店，勿像现在碰勿碰高档酒
店里海威。屋里向比较宽敞个就拆了
床铺，腾出点地方摆上几桌，呒没地方
个就辣拉门口弄堂里搭只棚。自家个
碗碟再多总归是勿够个，所以就会东
家借、西家凑，反正每家人家个碗碟上侪
有姓氏，勿会弄错。工匠用小巧个锤搭仔
凿，用点线法，辣拉碗个里侧敲出姓氏来，
抹上点黑色永远汏勿脱，真是“没有真功夫
不揽瓷器活”。说补碗，有一点很值得品味，
江西景德镇是瓷都，可是补碗个又侪是江
西人。按照现在个经济理论，破了掼脱越
多，生产方个市场就越大。看起来伊个辰光
老百姓个单纯善良，很难用现在个逻辑去
衡量。

用点热水介麻烦
沪上老照片

曾国藩是晚清大官，最后做到
湘军最高统帅。伊中进士后，留辣
北京做翰林院检讨，是个七品官，
相当于今朝个局级干部。伊身边有
个佣人，名叫陈升，却看不起伊，经
常搭伊吵相骂。曾国藩气得勿得
了，写下一首诗，题目叫做《傲
奴》，诗里向有搿能几句：“胸中
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
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

“傲奴”意思是看勿起
主人个奴才。我平时常常
意气高昂，啥人晓得佣人
比我还要高傲。“胸中无
学”是曾国藩谦虚，呒没学

问，哪能辣皇帝身边
起草文章、校勘书

史，但是，“手

无钱”倒一点勿假。伊年薪只有 '(

两银子，外加“恩俸”告“禄米”，一
年不过 )*(两银子。算落来，一个
月只有 ))两多点银子。伊辣北京
呒没官邸，租房住，月租八千文，全
年 ++,-( 两，占薪俸一半，搭今朝
个“北漂族”差勿多。别个各项支出
也蛮结棍，包括服装、请客吃饭、车
马费、日常生活开支等，加起来，合
计白银 +./,0+ 两，年亏损为
01/,()两。辣家书中，伊一直叹苦
经：“我从去年以来，日日想回家探
亲。但一直回勿了家，主要是缺钱，
一年进账一千，回来一趟路费就要
数百，实在有点心慌。”有辰光有点
灰色收入，但数量勿多，依然入勿
敷出。
后来，伊外放到四川担任乡试

主考，搿是一个好差使，但要添置
几箱子行头，口袋里空空，只得买
几套旧衣裳，胸口戴个蜜蜡朝珠也
用假货充数，勿料被人看出，只好
老老面皮混过去。因为手头拮据，
常常靠借贷过日脚，对佣人出手自
然勿大方。穷困而脾气又大，佣人
陈升一直看勿起伊，常常触伊霉
头，有次一语勿合，陈升脱曾老爷
大吵一场，跳槽走了。

曾国藩到北京做官前，专门去
探望过几位老娘舅。伊个大舅 +.

多岁了，仍旧住一所破房子，靠种
菜维持生活。伊个二舅江永燕送伊
走时，搭伊预约：“外甥做外官拉，
阿舅来当伙夫，好�？”曾国藩呒没
搭腔。五舅一直送伊送到长沙，临
别握牢伊手讲：“明年我送外甥媳

妇来京。”曾国藩搭伊挥挥手讲：
“京城苦，娘舅勿要来。”后来也一
直呒没接伊拉到北京享福。

佣人跳槽，勿影响曾国藩升
官。伊后来升任两江总督，官做到
省部级了，伊穿个鞋袜仍旧由妻子
和儿媳、女儿手工做。每日夜里曾
国藩批阅公文，全家娘儿们辣麻油
灯下纺纱织麻。通常伊每顿饭只有
一个菜，绝勿多设，菜里多摆点辣
椒，好下饭。晚年伊做到湘军最高统
帅，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银
子，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
六万四千八百两，但伊宁可将大把
银两施舍别人，也勿寄回家里。

伊搿能做，勿是为了摆摆样
子，而是立志勿靠做官发财。)/0-

年 *月 2)日，做到正部级个礼部

尚书个曾国藩写拨阿弟个家信中
讲：“我 *3年以来，一直以做官发
财为可耻，口袋里藏金子给子孙可
恨，所以立下誓言，一定不靠做官
发财，苍天在上，决不食言。”

曾国藩好家风拨子孙带来了
真正个好处。伊个儿子曾纪泽勿
靠老子个名气吃饭，到曾国藩死
后才出仕，成为一名有名气个
外交官；另一个儿子曾纪鸿
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
中进士后，一直窝辣翰林院
里做学问，勿出来做官；曾
孙、玄孙辈大都出国留学，
伊个三、四代都做到洁身自
好，实现了曾家“长盛
不衰，代有人才”
个遗愿。

曾国藩佣人为啥搭伊吵相骂？

热白果五分洋钿吃到曹家渡
!文!盛兆铭

文4吴兴人

沪语童谣

急煞大熊猫

创作!王成荣

远开一点

大熊猫!蛮苦恼!

一日到夜戴眼罩"

为啥搿能介#

眼睛近视了$

勿戴眼罩看勿清!

七冲八跌要掼跤%

哪能会近视#

专吃竹子嘴巴刁!

营养失调睏觉少"

好吃啥个药#

后悔药!买勿到!

乃末急煞大熊猫&

农谚是农民生活经验的

反映!这话一点不错% 壮猪猡

先杀!熟稻子先割!大棵菜先

挑'(这些道理在农村待过

的都晓得!为此!早熟的)先行

的)抢在前头的!农民并不看

好" 上海郊区农谚里!这方面

的劝诫和警告不少"

*出头椽子先烂+!是村民

口头用得最多的一句%过去房

子多土木结构!靠近廊檐的椽

子!头部暴露!日晒雨淋!最早

朽烂% 出头露面的先遭殃!椽

子算是一个典型,沿用在社会

生活里!就是冲在前面的人风

险最大)最容易受伤% 老辈总

是劝后人-*学乖点! 不要当 .出头椽

子/0 +这在农村几乎成为传统文化%

*出头鸟+也是*出头+!但受伤的境

界跟出头椽子不一样% 椽子是器物!飞

鸟是动物% *枪打出头鸟+!让人如闻其

枪声!如见其血迹!场面比*出头椽子先

烂+惨得多,而且!枪打有突然性!使人

想起明枪暗箭!益增其险恶!叫人不敢

轻易忘记%

*出头+与*出名+!一字之差!关系却

很密切%有人是出了头!才出了名,有人是

为出名!才去*犟出头+% 农谚看透了两者

关系!直截了当地劝人远离名声%*树大招

风+是一句!朗朗上口!易记好懂,*人怕出

名猪怕壮+!则是更有名的一句%这一句才

七个字!意蕴却十分丰富-一是拿猪比人!

谁能这么大胆幽默,二是说人追求出名!

其实像猪追求肥胖1那样愚蠢2!谁能讽

刺得这样机智,三是说人汲汲于名声!就

像猪猡养肥后那么欣欣然! 哪知这个过

程! 就是走向屠场的过程344谁又能把

道理讲得这么尖锐深刻&

只有农谚%

老早仔，散布于上海城市街区个老虎灶搭
油酱店、粮食店一样普遍。刚刚发展起来个城
市，水电煤等公共设施配套是低等级个，交关呒
没管道煤气个居民住户、商店吃开水、用热水勿
方便，乃末江浙一带集镇有古老传统个老虎灶
被移植了进来，大一眼个还兼带部分茶馆店、浴
室个功能。迭张照片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地点是杨浦区扬州路，搿家老虎灶周边有上千
家居民住户告商家。当时辰光，老虎灶还是相当
普遍，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子个加大，大规模个
旧城区改造、煤气个普及，伴随几代人走过来个
老虎灶已仅存怀旧意义，迅速被淘汰。2.)*年，
最后一家老虎灶关张。照片浪泡点水也要跑到
户外搿种介吃力、麻烦个事体也进了历史。

种楠 摄 林庸 文

! ! ! !我从小生长辣拉上海，(/年
支内去了外地。上海拨我个记忆
实在是忒多了。现在是秋天，我
就会得想起街头浪向个香炒糯米
热白果。

炒白果个人，大多数戴一顶
黑色或者棕色个帽子，腰浪围一
块布，挑仔担子走街串巷，到了一
个自己认为恰当个地方停下来，
往炉子里塞进几块柴爿，然后炒
起白果来，嘴巴里向随即唱起了
招徕顾客个“山歌”：“香炒———糯
米热白果哎———，香是香来———
糯是糯哎———，一粒白果———两
粒大哎———，两粒白果———鸽蛋
大哎———”

迭个街头一景，老上海是侪

看见过个，至于迭个“山歌”，更加
忘记勿脱，甚至辣拉肚皮里向也
会得暗暗个跟仔哼唱起来，悠扬
绵长，韵味十足啊。有个卖白果个
老兄，自编自唱中还会得添进一
眼“野味”。侬迭个辰光就是有心
事，眉头紧锁，听辣也会得笑起
来，“……小伙子吃了———力气搭
哎———，小姑娘吃了———肚皮大
哎———”，有个调侃更加发噱，但是
并勿十分出格，上海到底是一个比
较文明个地方，是唱勿出来个。

我当年住辣普陀区个潘家
湾，经常到康定路个阿姨屋里向
去。有一次，一个卖白果个老兄唱
了一句“五分洋钿———吃到曹家
渡哎———”我当时心一动，我去个

就是曹家渡，就拿出五分洋钿拨了
伊，伊接当场帮我包了一个三角
包。我捏捏三角包，搭伊寻开心：
“迭个一眼眼物事，哪能吃到曹家
渡啊？”伊嘻嘻一笑，讲：“嗨嗨，唱
总归是搿能介唱个。”说完打开三
角包，再添进几粒。
热白果确实又香又糯，邪气好

吃。我“呱嗒呱嗒”咬开剥壳，一连
吃了十几粒。迭个辰光，正巧走到
)+路电车站边，又正巧车子到站，
我拿三角包一团就上了车。上车之
后，白果勿吃了。因为辣拉车子浪，
我是从来勿吃东西个。不过，一下
车，因为还要走一段路，我就要紧
勿煞拿白果拿出来。味道交关好
啊，迭个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